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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珩《暖红室汇刻传剧》校刻考∗

沈珍妮　 　 蒋思婷

　 　 内容摘要:清末民初刘世珩所刻《暖红室汇刻传剧》校勘精良、刻印

美观,素为研究者和收藏者所重。 刘氏原计划收入传奇杂剧 30 种,加之

附刊、别行、附录共计 51 种。 此书的校刻始于 1900 年左右,1926 年因刘

世珩病逝而中断。 1937 年,经吴梅介绍,上海来青阁书店用刘家的板片

出版了其中的 34 种。 20 世纪 80 年代,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重印其中 23
种,其间有修补、重刻的情况。 《暖红室汇刻传剧》的辑校工作是近代戏

曲史上的重要事件,吴梅、缪荃孙、王国维、况周颐、刘富梁等学人都曾参

与其中。 该书系仿照刊校经史例订杂剧传奇,为戏曲校勘之新变,也是近

代戏曲文献整理之先声。
关键词:《暖红室汇刻传剧》 　 刘世珩　 吴梅　 戏曲校勘

清光绪以降,“海内刻书之风几视乾嘉时相倍”①,民国之后,清季遗

老多避于海上,如徐乃昌积学斋、张氏适园、刘承幹嘉业堂等,“均纂辑丛

书,刊刻精工,撰集核审,多有昔人未见之书”②。 各家丛书刻印精良,成
就颇高。 刘世珩(1875—1926,字聚卿,一字葱石) 也是其中代表之一。
刘氏曾自比汲古主人毛晋,“溯自弱冠,以迄于今,垂二十稔,无日不与丹

黄梨枣为缘”,“以网罗散佚、搜刻丛残为急务,上而古书,下而各种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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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 明清戏曲选本叙录与珍稀版本集成研究”
(23&ZD283)阶段性成果。
叶德辉著,李庆西标校:《书林清话》卷一《总论刻书之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8 页。
谢国桢:《丛书刊刻源流考》,《明清笔记谈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年,第 162
页。



之雅驯者,靡不搜辑而锓行之”①,先后刻有《聚学轩丛书》 《贵池先哲遗

书》《玉海堂景宋丛书》 《 暖红室汇刻传剧》 《 一印一砚庐金石五种》
等。

丛书的编刻往往周期较长,又可以随刻随印,故存在子目的更易与板

片的变动②,研究相对困难,本文所讨论的《暖红室汇刻传剧》 (以下简称

“《汇刻传剧》”)就是这样的状况。 《汇刻传剧》于 1900 年前后开始编纂,
历时二十余年,其间改易版本、更定体例,且最后未能完整汇刻,因此当今

学界对《汇刻传剧》的认识仍模糊不清,如书名存在混称、刊刻时间判断

有误、收剧数目统计不确、整体面貌描述不清、刊刻过程认识不明等③。
有鉴于此,本文将对《汇刻传剧》的刊刻过程和所收剧目的版本情况详加

考察,还原刘世珩编刻工作,展现其校曲、刻曲的具体做法和特点,以此揭

示此书的独特价值。

一、《暖红室汇刻传剧》刻印分期与细节考实

刘世珩《汇刻传剧自序》言此书收“传奇杂剧三十种,附刊六种,附别

行一种,《西厢记》附录十三种,《还魂记》附录一种,都五十又一种”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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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刘世珩:《贵池刘氏所刻书价目》,徐蜀、宋安莉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

刊》第 28 册,影印刘氏《埾庼丛书》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年,第 131 页。 刘

世珩:《西厢五剧札记缘起》,复旦大学图书馆藏《西厢五剧札记》写样本(索书号:
3543),夹叶。
详参杨成凯:《古籍版本十讲》,中华书局,2023 年,第 375—384 页。
如《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中国曲学大辞典》 “暖红室汇刻传奇”条、《中国戏曲志·
安徽卷》“刘世珩”条等载此丛书共六十余种,1917 年合刊时为五十九种(《中国戏

曲曲艺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年,第 629 页。 齐森华等主编:《中国曲学大

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645 页。 《中国戏曲志·安徽卷》,中国 ISBN
中心,1993 年,第 627 页。 后两种应系袭用《中国戏曲曲艺词典》的说法)。 《中国

昆剧大辞典》 “暖红室汇刻传奇” 条(俞为民撰) 则称此书“又称《暖红室汇刻传

剧》”,自清末宣统年间至 1923 年陆续刊印(吴新雷主编:《中国昆剧大辞典》,南京

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916 页)。
刘世珩:《汇刻传剧自序》,《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一种《董解元西厢记》卷首,清华大

学图书馆藏 《 汇刻传剧》 本 ( 索书号:庚 630
 

7833),叶二十。 该本电子版已在

CADAL(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 公布( https: / / www. cadal. edu. cn / card-
page / bookCardPage? ssno = 01023578&source = hj),本文所引《汇刻传剧》皆据此本。



从现在留存的文献来看,其中大部分曲本有至少两种暖红室刻本,多有改

版的情况。 暖红室刻剧呈现出的不同,与参与校勘人员的变更有重要关

系,下文将丛书的刊刻过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分别进行说明。 刘世珩

在世时,《汇刻传剧》 并未汇印,去世之后,此书也久未印行,现在所见

整套的《汇刻传剧》实由上海来青阁代印。 20 世纪 80 年代,江苏广陵

古籍刻印社又补板重印了一部分。 代印、重印二事向来未见梳理,故次

第考之。
(一)1900—1914 年:暖红室刻剧第一阶段

《汇刻传剧》的编纂始于 1900 年前后①,刘世珩在《汇刻传剧自序》
中说:“庚子、辛丑间,余刻《董西厢》,于是有汇刻传剧之举。”②此后陆续

搜集曲本,付工刊刻。 1910 年,刘世珩在《小忽雷》跋语中提到“年来搜集

元以来传奇三十种,汇刻行世”③,可知此时他已经确定了丛书正目共 30
种,且正陆续刊行。 1912 年,部分曲本印成之后,由上海西泠印社负责销

售,在《申报》上刊登了售卖暖红室刻《西厢记》的广告,并附暖红室当时

已经刻出的 15 种曲本之目录④。
这一阶段,刘世珩刻剧大多由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又字筱

珊)经手。 在缪荃孙的日记和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 1904 年至 1915 年间

此丛书校刻的大致情况。 1904 年 1 月,刘世珩将《董西厢》交与缪荃孙,
缪氏请工匠刻图,这是缪氏日记中所见为刘世珩刻曲之始⑤。 随后陆续

刊刻了《琵琶记》《牡丹亭》 《通天台》 《临春阁》 《扬州梦》等。 1909、1910
年左右,校刻最为集中。 到 1914 年,据缪荃孙日记知,在校刻中或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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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按,《董西厢》附图中傅春姗的题署和刘世珩《董西厢题识》 的题署时间均在庚子

(1900)年(《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一种《董西厢》卷首,图叶十。 刘世珩:《董西厢题

识》,郭英德、李志远纂笺:《明清戏曲序跋纂笺》 第 12 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年,第 5664 页)。 暖红室所刻曲本版本较多,相关序跋尚未有完全的整理,《明清戏

曲序跋纂笺》已辑得大半。 为方便起见,本文所引序跋以《明清戏曲序跋纂笺》为主。
刘世珩:《汇刻传剧自序》,叶十九。
刘世珩:《小忽雷跋》,《明清戏曲序跋纂笺》第 4 册,第 1884 页。
《西泠印社传奇》,《申报》1912 年 10 月 14 日,第 9 版。 《西厢记》之外,已出 15 种

为:《董西厢》《拜月亭》《琵琶记》《合纵记》《还魂记》《南柯记》《霞笺记》《春灯谜》
《燕子笺》《通天台》《临春阁》《荷花荡》《红拂记》《小忽雷》《长生殿》。
缪荃孙癸卯(1904)年十一月十八日、廿六日日记(缪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
《缪荃孙全集·日记》第 2 册,凤凰出版社,2014 年,第 263—264 页)。



校刻的剧目有:《董西厢》 《西厢记》 《琵琶记》 《拜月亭》 《荆钗记》 《白兔

记》《杀狗记》《金印合纵记》 《四声猿》 《红拂记》 《牡丹亭》 《紫钗记》 《邯

郸记》《南柯记》《春灯谜》 《燕子笺》 《西园记》 《绿牡丹》 《画中人》 《疗妒

羹》《通天台》 《临春阁》 《秣陵春》 《长生殿》 《小忽雷》 《桃花扇》,共 26
种。 结合西泠印社的售书广告,还可补充《霞笺记》 《荷花荡》2 种。 在此

阶段,正目 30 种中仅《情邮记》与《天马媒》①还未着手刊刻。 已经校刻

的 28 种传奇杂剧,以“暖红室汇刻传奇”为总称,卷端多署“汇刻传奇第

某种”。 因是辑刻之初,刘世珩还在陆续搜集、挑选曲本,其总目未定,故
各剧目次存在前后改易的情况,如《西厢记》 《琵琶记》都有卷端署“汇刻

传奇第二种”的版本②,《拜月亭记》 《荆钗记》 《还魂记》都有署“汇刻传

奇第三种”者③,等等。
(二)1915—1926 年:暖红室刻剧第二阶段

1915 年之后,缪荃孙的日记中很少再见到有关暖红室刻剧的记录,
但另一批校勘者———吴梅、刘富梁、许之衡等曲学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

中。 其中,吴梅(1884—1939,字瞿安)是这一阶段校剧者中最重要的一

位,为《汇刻传剧》撰写了多篇跋语和校记,借此可以梳理他参与暖红室

校剧的过程。
吴梅为暖红室校剧所作的最早一篇校记是《董西厢校记》,时间在

1915 年,文末说“楚园先生既据闵本重刊此曲,又病闵刻多讹,属为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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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按,暖红室刻《天马媒》的底本得自刘承幹,刘氏在 1914 年才购得此书:“(四月)十

七日　 褚礼堂来谈。 杨馥堂来,与购旧钞校本《蕉窗九录》 (明槜李项元汴著)、旧
钞《大金集礼》、《玉茗堂还魂记》(明汤显祖著)、明刊本《天马媒传奇》,共四种,计
洋十五元。”(刘承幹著,陈谊整理:《嘉业堂藏书日记抄》,凤凰出版社,2016 年,第
157—158 页)刘世珩刻此书更在 1914 年之后。
《西厢记》署“汇刻传奇第二种”的版本比较常见,此不赘举。 《琵琶记》后被定为第

三种,署“汇刻传奇第二种”者有辽宁大学藏本(索书号:714. 4 / 0067)、北京大学藏

本(索书号:X / 812. 2 / 0067. 7)等。
《拜月亭记》后被定为第四种,署“汇刻传奇第三种”者有南开大学藏本(索书号:
853. 65 / 628-1)。 《荆钗记》后被定为第五种,署“汇刻传奇第三种”者有北京大学

藏本(索书号:X / 812. 6 / 2544. 2 / C2)。 《还魂记》后被定为第十二种,署“汇刻传奇

第三种”者有南开大学藏本(索书号:853. 66 / 736-3)。



律”①。 同年吴梅还为刘世珩校订了《绿牡丹》 《紫钗记》 《桃花扇》②,次
年又校《长生殿》,跋曰:“楚园重刊此剧,嘱为校理。”③另外,吴梅还为暖

红室校订过《西厢记》和《新定十二律昆腔谱》④。 而其所作诸篇跋文题

署时间最晚的是《四声猿》和《南柯记》⑤,为“丁巳”(1917)年。 国家图书

馆藏有一种吴梅校勘的“暖红室汇刻传奇第十种” 《四声猿》⑥,吴梅题

“瞿校　 丙辰(1916)十二月起,丁巳(1917)正月三十日毕”,是吴梅对前

刻“汇刻传奇”再作校勘的实证。 从几篇跋文亦可知,刘世珩邀吴梅参与

校理,主要是“校律”。
1916 年至 1920 年前后,吴梅与刘世珩有往来书信 12 封存世⑦,内容

皆与暖红室校剧有关。 由这些书信可知,除上述剧本之外,吴梅还为刘世

珩校过《画中人》《秣陵春》《春灯谜》《红拂记》《杀狗记》《荆钗记》《霞笺

记》《荷花荡》《拜月亭》9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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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吴梅:《董西厢校记》,《明清戏曲序跋纂笺》第 12 册,第 5667 页。
按,吴梅《绿牡丹》《紫钗记》跋、《桃花扇》识均署“乙卯”(1915)年(《明清戏曲序跋

纂笺》第 3 册,第 1174 页;第 2 册,第 806 页。 吴梅:《吴梅校正识》,《桃花扇》卷首,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79 年,叶二)。 暖红室所刻《紫钗记》和《桃花扇》板片均

残,来青阁未刷印,后由广陵古籍刻印社分别修补重印和校定重刻。
吴梅:《长生殿跋》,《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二十八种《长生殿》卷下,叶一百一十五。
吴梅:《西厢记校记》,《明清戏曲序跋纂笺》第 1 册,第 228—232 页。 吴梅:《新定十

二律昆腔谱跋》,王卫民编校:《吴梅全集·理论卷》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第 995—996 页。
吴梅:《四声猿校记》,《明清戏曲序跋纂笺》第 2 册,第 656—658 页;《玉茗堂南柯记

跋》,《明清戏曲序跋纂笺》第 2 册,第 887—888 页。
徐渭:《四声猿》,国家图书馆藏吴梅批校《暖红室汇刻传奇》本(索书号:XD7536)。
按,此本实是吴梅在第一阶段所刻《暖红室汇刻传奇》上进行批校的本子,其批语多

是对下一步写样的指示,涉及格式变动、文字修改、曲律校订等,不少内容反映在其

后的《汇刻传剧》中,是两个阶段的中间环节。 国家图书馆著录数据称此本为“校

对清样”,是没有区分“汇刻传奇”与“汇刻传剧”所致。 以下称此本为“吴梅批校

《暖红室汇刻传奇》本”。
彭长卿辑注:《吴梅致刘世珩书札三封》,《文教资料》1988 年第 1 期,第 73—75 页;
《吴梅致刘世珩书札三通》,《文教资料》1991 年第 3 期,第 92—94 页;《吴梅致刘世

珩、张惠衣书札三通》,《文教资料》1992 年第 4 期,第 72—73 页。 冯先思:《吴梅佚

文辑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0 年第 3 期,第 58—59 页。



约在 1923 年①,刘世珩将《暖红室汇刻传奇》更名为《暖红室汇刻传

剧》,卷端所题亦从“汇刻传奇第某种” “传奇汇刻第某种”改为“杂剧传

奇汇刻第某种”或“汇刻传剧第某种”。 刘世珩将书名从“传奇”改为“传

剧”,或是意识到了此套丛书包括传奇、杂剧两种戏曲文体②,以“传剧”
命名更为合适。

 

(三)1937 年:来青阁代印

1926 年,刘世珩猝然离世,《汇刻传剧》的刊刻也因此中断。 直到刘

世珩离世前,《汇刻传剧》还在校刻中,一些未刊稿本留存至今。 如吴书

荫发现的《桃花扇》待刻本③、现藏复旦大学图书馆的《西厢五剧札记》写

样本以及国图所藏《四声猿》《疗妒羹》等。 刘世珩去世之后,其独子刘之

泗(字公鲁)以遗少自居,疏于经营,刘家经济拮据,债务缠身,未能继续

《汇刻传剧》的出版。
然而在刘世珩过世十余年后,《汇刻传剧》却由来青阁出版发售了。

来青阁书庄是清末杨云溪开设于苏州阊门内的一家古旧书店,1913 年在

上海福州路开办分店,1916 年杨云溪去世后由其孙杨寿祺接手④。 1937
年 5 月的《(上海)来青阁廉价书目》扉页登有一则广告:“《暖红室汇刻传

剧》,贵池刘世珩编。 刻本,白纸精印,每册有图。 五十册,五十元。 刘氏

汇编传奇久不印书,海内顾曲家渴望之盛,无待赘言,现在本店特用上等

连史纸印刷数部,贡献同好,所望海内文学家速购焉。”⑤书目内即有

“《暖红室汇刻传剧》”一条,下有注文,与广告语大体相同,并列出所收剧

目共 34 种,上有眉批:“曲家渴望已久之巨编,本店独家发行。”⑥

来青阁能出版《汇刻传剧》,当是吴梅居中介绍。 1937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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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国家图书馆藏暖红室刻《疗妒羹》清样本(索书号:XD7531),封面题“癸亥(1923)
十一月初六日三校毕”,卷端题“汇刻传奇第二十一种”,附校对夹条“杂剧传奇汇

刻第二十一种”,由此推测丛书改名时间约在 1923 年。
《汇刻传剧自序》首句即言:“传奇、杂剧向无汇为一刻者。” (刘世珩:《汇刻传剧自

序》,叶十八)
详参吴书荫:《况周颐和暖红室〈汇刻传剧〉———读〈况周颐致刘世珩手札二十三

通〉》,《文献》2005 年第 1 期,第 198 页。
俞子林:《杨寿祺与来青阁书庄》,《出版史料》2010 年第 3 期,第 14—21 页。
徐蜀、宋安莉主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第 17 册,扉页。
徐蜀、宋安莉主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第 17 册,第 259 页。



吴梅在日记中写道:“又往来青阁,托寿祺代印《暖红室曲丛》。 葱石殁

后,此书废置久矣,去岁景郑重印,余未及加入,今补之。”①吴梅与来青阁

主人杨寿祺颇有交往,所谓“去岁景郑重印”,指潘景郑曾印《暖红室汇刻

传剧》附刊的《新定十二律昆腔谱》,乃私人印出留存。
刘世珩的《汇刻传剧自序》和《汇刻传剧总目》②都清楚说明此书共

有 51 种,但来青阁所售之《汇刻传剧》仅有 34 种。 1958 年,潘景郑在影

印《新定十二律昆腔谱》时曾说:“来青阁书肆汇印暖红室传奇,板片已多

残缺,仅取完具者传布而已。”③可知当时所印只是板片没有残缺的。 一

则刘世珩去世时,《汇刻传剧》还未全部完成;二则十余年间,时局动荡,
兼之刘公鲁对板片的储存也不精细,不免有丢失损坏。 来青阁在或缺或

残的板片中,择取了较为完整的 34 种印出,分别为《董西厢》 《西厢记》
《琵琶记》《杀狗记》《四声猿》《红拂记》《还魂记》《南柯记》《绿牡丹》《疗

妒羹》《通天台》《临春阁》《秣陵春》《荷花荡》《长生殿》《小忽雷》传奇杂

剧 16 种、《西厢记》附录 13 种、《还魂记》附录 1 种、附刊《录鬼簿》《曲品》
《传奇品》3 种、别行《江东白苎》1 种。 封面都题“暖红室汇刻传剧”,卷端

多署“杂剧传奇汇刻第某种”,封面、目次统一。
另外,来青阁印出的《汇刻传剧》34 种中,个别还附有曲谱,相关研究

详参本期所刊翟皓月《〈双忽雷阁汇订曲谱〉 的正律订谱与刻印过程》
一文。

(四)1964—1984 年:广陵古籍刻印社补版重印

来青阁借印之后,暖红室的书板仍旧收藏在苏州刘宅。 1937 年,苏
州遭日军飞机轰炸,刘家妻女前往无锡乡间避难,而刘公鲁奉母留守家

中。 日军闯门大掠,刘公鲁受惊后在年末病卒,时 36 岁。 据刘世珩妻侄

杨世奎记,此时刘世珩所遗书版大部分寄存在苏州怡园,家里侧屋亦有堆

置,损失不多④。
此后书版的去向,《光报》上一文道出了线索:

刘公鲁家有十几箱的书版,一向放在墙门间里,从来没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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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吴梅全集·日记卷》下,第 906 页。
《汇刻传剧总目》,《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一种《董解元西厢记》卷首。
潘景郑:《跋》,《新定十二律昆腔谱》卷末,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年。
杨世奎:《公鲁公纪事》,刘重光、杨世奎等编撰:《安徽贵池南山刘氏瑞芬公世珩公

支系史乘》上卷,文物出版社,2012 年,第 315 页。



过。 我在他生前问过,知道是他的尊人聚卿先生所刻《聚学轩丛书》
《学海堂丛书》《贵池先哲遗书》《暖红室汇刻传奇》的木版。 他没有

钱刷印,只好付之禁锢,今年给苏州一个书贾,整个儿买去,只化了二

百万元,据说是当作硬柴论斤计值的。 给省立图书馆长蒋吟秋知道

了,想去买还来,但是那书贾把书版寄放在玄妙观某殿的天井里,日
晒夜露;已多破碎……蒋氏费了许多周折,软硬兼施,给他三百万元,
馆里没有钱,还是钱慕尹捐出来的。①

钱慕尹即时任上海市长的钱大钧,而蒋吟秋是当时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

馆长。 该馆素有收藏书板的传统,抗战期间,馆内所藏书板多被焚毁。
1945 年蒋吟秋续任馆长之后,他开始大力征集私家书板集中保存,其中

便有刘家的板片:
(三十六年)七月,设法抢救由杨寿祺在玄妙观文庐书庄发现堆

在露天即将作为柴爿计价论斤零售的贵池刘氏家刻聚学轩丛书、玉
海(棠)〔堂〕丛书、贵池先哲遗书、暖红室丛书等大量书板。 经整理

后计共一百八十一种,一万二千七百三十一片。 其中可用的八十二

种,三千一百五十七片,约占全数百分之四十。②

两相对照可知,《光报》所说收购情形大致无误。 1960 年,根据江苏省文

化局指令,苏州市图书馆将馆中全部书板移交扬州③,刘世珩的书板即在

其中。 广陵古籍刻印社收到暖红室的书板后即着手整理修补,1964 年中

断,1978 年之后续成之,至 1984 年,重印了暖红室刻剧 23 种,分别为《董

西厢》、《西厢记》(及附录 13 种)、《琵琶记》、《拜月亭记》、《荆钗记》、《白
兔记》、《杀狗记》、《四声猿》、《红拂记》、《临川四梦》、《粲花斋五种》、
《梅村乐府三种》、《桃花扇》、《录鬼簿》和《还魂记》附录 1 种。

《中国丛书综录补正》记载了“刘氏原版现藏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的情况,“各书中之《拜月亭》 《荆钗记》 《金印合纵记》 《霞笺记》与《南词

新谱》五种从未见书,亦无版片,似系原缺;《春灯谜》 《燕子笺》 《画中

人》 《北词广正谱》四者则仅见封面一叶,正文当未付梓。 广陵社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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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流苏:《刘公鲁藏版几成燃料》,《光报》1947 年 9 月 22 日,第 2 版。
蒋吟秋:《江苏官书局及其书板》,《苏州文史资料》第 1—5 合辑,政协苏州市委员

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 年,第 332 页。
苏州图书馆馆史委员会编:《苏州图书馆编年纪事:1914 ~ 2004》,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68 页。



其他版片,亦各有不同程度的残缺” ①。 广陵古籍刻印社所校刊者,除了

部分修版、补版之外,还有多种剧本原版仅存封面,因未见刘氏印本,故依

据其它版本,按暖红室版式、字体重刻补印②。 在使用中应加以留意和

区分。
综上,学界惯称的“暖红室本”,最终确定的丛书名为“暖红室汇刻传

剧”。 所收 51 种戏曲文献,现除《南词新谱》《北词广正谱》③外,均存“暖

红室本”。 所收曲本,大多有前后校刻的两种版本,存在校改的不同,在
参考、讨论时应予注意④。 目前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的暖红室曲本最为

常见,但广陵古籍刻印社曾有过修补,若对暖红室的版本等进行讨论,也
应注意区分。 四个阶段刻印的具体情况,详参文末附表。

二、《暖红室汇刻传剧》辑校参与者

《汇刻传剧》的刊行历时二十余年,除了刘世珩综理其事外,还集合

了多位学者共同参与,如缪荃孙、徐乃昌、王国维、董康等 17 人为他搜求、
提供曲本,缪荃孙、况周颐、李详、吴梅、刘富梁等学人则受邀为此丛书校

勘、订谱。 从相关序跋及书信、日记来看,《汇刻传剧》刊印过程中,缪荃

孙、况周颐、王国维、吴梅 4 人助力最多。
(一)缪荃孙

刘世珩小缪荃孙 31 岁,二人最初因徐乃昌的关系而结交,徐乃昌娶

刘世珩长姐刘世珍,又与缪荃孙是好友,三人皆雅好金石,富于藏书,意气

相投。 缪荃孙《聚学轩丛书序》云:“余从友人徐积余太守识葱石,气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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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阳海清编撰,蒋孝达校订:《中国丛书综录补正》,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 年,第
275—276 页。 标点略有改动。
详参王澄编著:《扬州刻书考》,广陵书社,2003 年,第 352—356 页。 按,《扬州刻书

考》记《杀狗记》原版仅存封面,误,广陵古籍刻印社所用《杀狗记》是暖红室原版。
《中国丛书综录补正》与《扬州刻书考》关于哪几种剧本仅存封面的记录存在差异,
但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时整体替换了各剧封面,暂时无从核实,姑存疑。
《北词广正谱》目前仅见一种红印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刘氏暖红室刻《汇刻传奇》
(存 2 种 6 卷,索书号:140032:2)。
如冯沅君《暖红室本〈董西厢〉摘误》(袁世硕、张可礼主编:《陆侃如冯沅君合集》第

14 卷《冯沅君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 年,第 9—18 页),是针

对第一阶段《汇刻传奇》本《董西厢》而发,后经吴梅利用多个版本校勘,很多问题

已不复存在。



孚,时相过从。”①1901 年,江楚编译局成立,刘世珩任总办,缪荃孙任总

纂。 后二人又一起任职江南高等学堂,刘世珩任总办,缪荃孙为总稽查。
清亡之后,同居沪上,往来甚密②。

刘世珩所刻书籍,几乎都有缪荃孙的参与和帮助,跋语和叙录亦多出

其手。 1900 年左右,刘氏《聚学轩丛书》《贵池先哲遗书》 《玉海堂景宋丛

书》等丛书均在缪荃孙处校刻③,故而此时计划汇刻曲本,也托缪荃孙

办理。
在缪荃孙日记和往来书信中,不时可见缪、刘二人寄送剧本和商讨校

书、刻书事宜。 如己酉(1909)年三月十、十一、十九日记录校《南柯记》
《九宫牡丹亭》;壬子(1912)年八月廿八日记“刘聚卿送传奇稿本托校”,
十月十六、廿一、廿二日记录校《春灯谜》 《小忽雷》 《大忽雷》等④。 除缪

荃孙外,参与校勘的还有当时在他身边的缪九畴(号书屏)、邓傅若等人,
如丙午(1906)年七月五日,葛梓匠交来《牡丹亭》清样,缪荃孙交给书屏

校对⑤;癸丑(1913)年,邓傅若用《九宫大成》校对《桃花扇》衬字⑥。 而

为刘世珩刻曲的工匠,是一直为缪荃孙刻书的李贻和、陶子麟等人⑦。 所

刻绣像,原无图的就由汪洛年、李世琠、尉汾、周梓补画⑧。 缪荃孙就如刻

书工程的“中枢”,安排人员写样、影图或画图、刻印和校对,自己也亲任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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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缪荃孙:《艺风堂文集》卷五,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诗文》第 1 册,凤
凰出版社,2014 年,第 157 页。
杨洪升:《缪荃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45 页。
杨洪升:《缪荃孙研究》,第 122—123、126—127、133—134、335、339—341 页。
《缪荃孙全集·日记》第 3 册,第 21—22、214、222—223 页。
《缪荃孙全集·日记》第 2 册,第 404 页。
癸丑(1913)年二月十日,缪荃孙诣刘世珩,“交傅若校书廿七本……又带交傅若

□□□传奇”(《缪荃孙全集·日记》第 3 册,第 244 页);缪、刘二人信中提及将《九

宫大成》交给邓傅若校对《桃花扇》 (钱伯城、郭群一整理,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

朋书札》刘世珩第十八、第二十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913—914、917 页)。
李贻和刻《董西厢》(《缪荃孙全集·日记》第 2 册,第 312 页),陶子麟刻“四梦”(《艺
风堂书札·致徐乃昌》第二百九十三,《缪荃孙全集·诗文》第 2 册,第 462 页)。
刘世珩:《汇刻传剧自序》,叶二十一。 李世琠为刘世珩画了多种传奇图像,如《牡

丹亭》《通天台》《临春阁》《桃花扇》《燕子笺》《紫钗记》《杀狗记》等,详参《缪荃孙

全集·日记》第 2 册,第 468—469、491 页;第 3 册,第 36、49、79、119 页。



缪荃孙的藏书是刘世珩所刻丛书重要的底本来源。 刘世珩在《自

序》中提及,《汇刻传剧》中有 11 种剧本、戏曲文献的底本来自缪荃孙①,
此外校本如《小忽雷》冯益昌抄本②、《增编会真记》众芳书斋本③等亦来

自缪氏。 从二人往来书信及缪荃孙日记来看,截至 1915 年,缪荃孙已经

帮助刘世珩校刻了 26 种传奇杂剧。 从这一时期刊出的剧本来看,校勘工

作主要是一般的文字校改,所涉数量不多。
(二)况周颐

吴书荫在编《绥中吴氏藏抄本稿本戏曲丛刊》时,发现了一批况周颐

与刘世珩关于校剧事宜的往来信札,指出况周颐之所以参与校剧,是因为

他曾在江楚编译书局任职,有校刻书籍的经验,且当时经济状况颇为窘

迫,借校剧可获得一定报酬④。 此外,况周颐早就是缪荃孙校勘“团队”中

的一员,为刘世珩校勘过《五灯会元》等书⑤。
从这批信札来看,况周颐为刘世珩校剧的时间集中于 1913 年至 1914

年九月重阳节前,前后校过《江东白苎》、《录鬼簿》、《新定十二律昆腔

谱》、《荆钗记》、《紫钗记》、《白兔记》、《秣陵春》、《牡丹亭》、《琵琶记》、
《绿牡丹》、《重编会真杂录》(《西厢》附录第一)、《丝竹芙蓉亭》 (《西厢》
附录第八)、《钱塘梦》 (《西厢》附录第十)、《南柯记》、《桃花扇》、《南词

新谱》,共 16 种;“还替刘世珩捉刀,为《紫钗记》 《牡丹亭》 《邯郸记》 《昆

腔正律》《江东白苎》诸书撰写了跋语”⑥,并作一骈文长序和三首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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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刘世珩:《汇刻传剧自序》,叶十九。 这 11 种文献分别是:《董解元西厢记》 《琵琶

记》《红拂记》《邯郸记》《南柯记》《绿牡丹》《通天台》《临春阁》《秣陵春》《录鬼簿》
《江东白苎》。
刘世珩《小忽雷题识》中言冯益昌抄本乃“艺风丈见寄之本”(《明清戏曲序跋纂笺》
第 4 册,第 1875 页)。
今藏国家图书馆(索书号:15164),扉页题“绘图增编会真记　 缪艺风丈藏本　 刘之

泗题记”,有“缪荃孙藏”“云轮阁”“荃孙”“刘之泗”“公鲁”藏印。 《艺风藏书续记》
卷八著录此书(《缪荃孙全集·目录》第 1 册,第 328 页)。 刘世珩在此书基础上搜

集《西厢》相关材料,辑为《重编会真杂录》。
详参吴书荫:《况周颐和暖红室〈汇刻传剧〉———读〈况周颐致刘世珩手札二十三

通〉》,《文献》2005 年第 1 期,第 192—213 页。
缪荃孙日记多处提及况周颐校《五灯会元》,如乙巳( 1905) 年七月十一、十二日

(《缪荃孙全集·日记》第 2 册,第 348 页)。
吴书荫:《况周颐和暖红室〈汇刻传剧〉———读〈况周颐致刘世珩手札二十三通〉》,
《文献》2005 年第 1 期,第 199 页。



通过这批信札,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些况周颐参与《汇刻传剧》前期校

勘的细节。 如在校勘《荆钗记》时,关于科介中两处“介”字,原拟改动,但
况周颐“恐曲本科白中,它处亦有如此令人意会者,故以不改,批出为

宜”,建议于书眉加批语“两‘介’ 字并应作‘递书介’,不言递书,省文

耳”①。
(三)王国维

1909、1910 年前后,刘世珩正较为集中地搜集、刊刻曲本,此时恰值

王国维的研究志趣从“词”转移到“曲”上。 1908 年 9 月,王国维广搜戏曲

目录史料,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曲学著作《曲录》的初稿;1909 年 5 月,他修

订《曲录》定为六卷,与《戏曲考原》一同在《晨风阁丛书》中刊出。
刘世珩与在戏曲研究中初显身手的王国维频繁通信②,二人往来信

件可与《汇刻传剧》的刊刻情况相互印证。 《汇刻传剧》所收传奇、杂剧的

正目为 30 种,但直至 1909 年,刘世珩只确定了其中 24 种,故致信请王国

维帮助推荐剧目和搜求版本:“拙刻传奇意在搜罗卅种,兹已得廿四种,
尚少六种。 尊藏最富,祈为觅六种足成之。”③

刘氏《汇刻传剧自序》言:“上虞罗叔蕴参事(振玉)、海宁王静庵学部

(国维)为买来《拜月亭记》《四声猿》。”④《拜月亭记》以王国维提供的德

寿堂本为底本,暖红室第一阶段刊出的《拜月亭记》卷末有王国维的跋语

二则⑤。 王国维跋德寿堂原本《重校拜月亭记》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索书

号:15084),上、下卷分别有刘之泗的题署⑥,由罗振玉、王国维在宣统元

年(1909)为刘世珩买来。 刘世珩曾询问王国维是否有《四声猿》的善本,
希望能用于校勘,后又请王国维从罗振玉处借《四声猿》⑦。 此外,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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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吴书荫:《况周颐和暖红室〈汇刻传剧〉———读〈况周颐致刘世珩手札二十三通〉》,
《文献》2005 年第 1 期,第 206 页。
现在还能看到王国维与刘世珩往来信件计 15 封(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
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 29—32 页。 马奔腾辑注:《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204—207 页)。
马奔腾辑注:《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第 206 页。
刘世珩:《汇刻传剧自序》,叶十九。
王国维:《拜月亭记跋》,《明清戏曲序跋纂笺》第 1 册,第 22—23 页。
上卷:“《拜月亭记》 　 罗懋登注释本 　 宣统元年先大夫得之王忠悫公许。” 下卷:
“《拜月亭记》　 罗懋登注释本　 戊辰上元夜五鼓之泗识。”
马奔腾辑注:《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第 205、207 页。



还为刘世珩访寻过《石渠五种》、明凌濛初刻《王关西厢》①。
(四)吴梅

《汇刻传剧》于音律校勘上最为精审,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邀请吴梅

参与校勘。 辛亥革命之后,刘世珩以遗老自居,“在沪英租界戈登路购得

西人洋房两幢以寓妻孥”②。 1913—1917 年间,吴梅也恰好在上海,任教

于民立上海中学,二人应于此时相识。 从《汇刻传剧》中的吴梅校记和跋

语可知,最晚在 1915 年,吴梅就在从事《汇刻传剧》的校订,除与刘富梁

一同订谱之外,他还为此部丛书的校勘做了大量工作。
吴梅注重戏曲收藏,故在校剧时多利用自己所藏版本进行校勘。 他

亦精于曲学,故在校勘中又展现出显著的“订律”特色。 吴梅所撰跋文或

识语,多为曲律相关问题。 他擅长以曲谱校曲,故多能芟正不合律之处,
如以《九宫大成》 《北词广正谱》校《董西厢》 ,以《北词广正谱》等校《西

厢记》 ,以《纳书楹曲谱》 《南曲全谱》 《北词广正谱》 《九宫大成》 等校

《南柯记》 ,以冯起凤《吟香堂曲谱》校《长生殿》等,凡有校改之处皆作

眉批。
今见《汇刻传剧》本眉批称“梦凤按” (刘世珩别号“梦凤楼主”)者,

实际多由吴梅校出。 以《四声猿》为例,刘世珩原以崇祯间沈景麟、李成

林校刻延阁本为底本,并无太多校改。 吴梅校勘时则将《汇刻传剧》第一

次刊印时的《玉禅师》第二折【收江南】曲改为集曲【沽酒令】,且在曲文

中分别注明【沽酒令全】和【太平令全】,并有眉批“梦凤按:原题作‘收江

南’,误,今为改正”③。 吴梅在校记中提到:
至第二折,【沽酒令】用短柱句法……其实为增句格之【沽酒令】

耳。 所谓【沽酒令】者,合【沽美酒】【太平令】二曲也。 【太平令】第

五句,本系短柱……文长据二句四韵格,重叠作之,自“俺如今改腔

换妆”起,至“交还他放光洗肠”止,多至四十句,实即此二句也。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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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 31 页。 梁帅《罗振玉的交游、藏书与王国维的

戏曲研究》一文也谈及罗、王二人与刘世珩关于《汇刻传剧》的交往(《戏曲艺术》
2022 年第 4 期,第 50—51 页)。
杨世奎编:《刘世珩(聚卿公)传略》,刘重光、杨世奎等编撰:《安徽贵池南山刘氏瑞

芬公世珩公支系史乘》上卷,第 309 页。
徐渭:《玉禅师》,《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九种《四声猿》本,叶三十。



　 图 1　 吴梅旧藏延阁本

作【收江南】,有此句法乎? 因将此曲

毅然改正焉。①

国家图书馆所藏延阁本《四声猿》为吴梅旧

藏,于【收江南】 上有眉批:“此是【沽美酒

带太平令】,中间短柱句皆【太平令】 两字

增句也。” (见图 1②) 又,国家图书馆藏吴

梅批校《暖红室汇刻传奇》本《四声猿》 眉

批已将【收江南】改为【沽酒令】,并区分了

衬字(见图 2③),《汇刻传剧》本正承之而

来(见图 3)。 经笔者核对,《汇刻传剧》本

《四声猿》中署“梦凤”的眉批,绝大部分与

吴梅的批校一致。

图 2　 吴梅批校本 图 3　 《汇刻传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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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吴梅:《四声猿校记》,《明清戏曲序跋纂笺》第 2 册,第 657 页。
徐渭:《四声猿》卷上,国家图书馆藏吴梅旧藏延阁本(索书号:04104),叶三十。
徐渭:《四声猿》,国家图书馆藏吴梅批校《暖红室汇刻传奇》本,叶三十。



　 　 经吴梅校勘的曲文更为细致地区分了正衬,且将集曲所用的曲牌一

一列出。 凡此种种,使得《汇刻传剧》在曲文校订上有重要进展。 王季烈

曾在评价民国新刻戏曲丛书时盛赞暖红室所刻戏曲:“近日武进董氏所

刊传奇,板本号为精美,然古人误处未能校正,古人是处臆改致误者甚多。
贵溪刘氏所刊传奇,大都谨守古人绳墨,惟石渠数种及《秣陵春》,校对精

审,正衬分明,实在董氏诸刻之上。 学者可以取法也。”①“石渠数种及

《秣陵春》”都是由吴梅校勘的。
自刘世珩开始校勘《董西厢》起,二十余年中,王国维协助他挑选曲

本,缪荃孙、况周颐经手校勘,后又有吴梅加入,依曲律重作校订。 此外,
还有陈维祺、李详协助校曲;刘富梁订谱;徐乃昌、董康等人提供底本。 这

批学人的参与,是《汇刻传剧》校勘精善、影响广泛的重要原因。

三、《暖红室汇刻传剧》与近代戏曲文献整理

《汇刻传剧》收入传奇、杂剧 30 种,加上附收的曲目、曲谱、戏曲资料

等共 51 种,体量宏富。 当时戏曲文献在公私收藏中均不受重视,搜求不

易,刘世珩刻曲,于戏曲文献的刊布用力甚勤。 易得的戏曲,市面上流传

广泛的多非善本,如《西厢记》 世人多只见第六才子本。 其他重要的传

奇、杂剧等,又多难以购求。 刘世珩广搜博求,选出其中重要的剧本进

行刊刻,既有如《董西厢》 、《西厢记》 、“荆、刘、拜、杀” 、临川四梦、石渠

五种、《长生殿》 、《桃花扇》等素有盛誉的作品,也收入《天马媒》 《荷花

荡》 《小忽雷》 《大忽雷》 《曲品》 《录鬼簿》 等鲜有流传的孤本秘籍。 正

目 30 种,始于《董西厢》 ,终于《桃花扇》 ,极富戏曲史的眼光。 《汇刻传

剧》的刊行,使当时有志于戏曲研究之学者,能够更容易地阅读到这些

剧本。
《汇刻传剧》在整理校勘上颇具特点。 其一,重视版本。 戏曲小说之

刊刻,向来鲜少注重善本。 而暖红室刻剧,在版本选择上颇为审慎。 如

《西厢记》,原拟刻闵齐伋《会真六幻》本,后得凌濛初刻本,因凌本有“涂

抹蠹蚀处”,又借李文石本。 刘世珩认为凌本“是元人本色,洵善本也”,
便依凌本而刻②。 又如《还魂记》,前期所刻底本为冰丝馆本,无一字改

动,而在后刻时,得 10 行 22 字本,“字体古雅……插附图画,雕镂精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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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周期政疏证:《〈螾庐曲谈〉疏证》,江西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 91 页。
刘世珩:《西厢记题识》,《明清戏曲序跋纂笺》第 1 册,第 220—221 页。



曲介白,与通行本颇有异同”,便以新得 10 行本为底本,“扮色间用臧本,
圈点合取清晖、三妇、快雨冰丝三本”,并在眉批中列出各本之不同。 经

过悉心校雠、不断完善,刘世珩颇为满意,言“临川有知,九京下当亦深许

直驾乎快雨、冰丝而上”①。
逐一核对《汇刻传剧》现存各本,结合序跋及刘世珩相关书信可知,

除上述二例外,《四声猿》原用崇祯间沈景麟、李成林校刻延阁本为底本,
后加入《盛明杂剧》本、澂道人评点本作为校本;《南柯记》原用独深居本

为底本,后以柳浪馆本为底本,校以独深居本,又以臧改本、《六十种曲》
本、竹林堂本、《纳书楹曲谱》本参校;《燕子笺》原以怀远堂评点本为底

本,后更换为咏怀堂刻本;《桃花扇》原以西园本为底本,后又以叶起元序

本参校。 民国时期在刘世珩之后刻曲者,也鲜少能像这样注重搜求善本

校勘。
其二,汇集资料。 刘世珩在广求版本的同时,也注意汇集剧本的相关

资料。 如第一次刻《董西厢》时,他仅在卷末收录施国祁《礼耕堂丛说》和

焦循《易余籥录》的两条相关材料,而在后来的重刻本中,则单独撰有《董

西厢考据》,增各家载说共 5 种 9 条。 又如《西厢记》初刻时附录 10 种,但
将李、陆两本《南西厢记》之上下卷各计为 1 种,实际为 8 种,而后刻本

有附录 13 种。 明清以来,不少《西厢记》 刻本都将辑录的相关材料附

刻。 刘世珩对《西厢记》材料的搜集可谓丰富,除辑录以往版本附刻的

材料外,附录的《重编会真杂录》为刘世珩重编,《西厢记考据》 为刘氏

所辑。
其三,别作札记。 今见《汇刻传剧》本《琵琶记》以师俭堂本为底本,

另附《琵琶记札记》一种。 刘世珩以所得“元本” 《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

记》及另一“明本”《元本出相南琵琶记》与师俭堂本对校,将三本的异文

逐一列出,成《琵琶记札记》二卷。 此外,刘氏还作有《西厢五剧札记》一

种。 《汇刻传剧》本《西厢记》以凌濛初刻本为底本,刘氏校以徐渭本、闵
遇五本、徐士范本、“王关五剧”本、陈眉公本、罗懋登本、毛西河本、张深

之本、虚受斋本及“金批五种”之大业堂、怀永堂、芥子园、此宜阁、金谷园

本,记其异同,不定是非,成《西厢五剧札记》。 他在《西厢记题识》中说:
“前刻董曲,今刻 《 五剧》,得非一大快事! 暇当取各本,别作校勘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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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世珩:《还魂记跋》,《明清戏曲序跋纂笺》第 2 册,第 874—875 页。



记。”①但在来青阁印《汇刻传剧》时,此札记并不在其中。 《西厢五剧札

记》今存手稿本、写样本各一种,原为王欣夫旧藏,现藏复旦大学图书馆,
卷端题“暖红室汇刻传剧附录第二种”。 戏曲向来少见汇校,正如王欣夫

所评,刘氏此举是“以清儒校勘经子之方,施之戏剧”②。
刘世珩评价自己刻曲:“集得诸本,不取删节,必求原书。 书有音释,

一仍其旧。 编列总目,各撰提要。 偶得它本参校,别作札记。 以刊校经史

例订杂剧传奇,可谓于此中别开生面者矣。”③此处的“刊校经史例”,一
则可以看作是刘世珩在校勘出版经史文献时的一贯做法,如在丛书之前

编列总目、标注版本,正本之外另刊札记,《聚学轩丛书》《贵池先哲遗书》
等俱是如此。 更重要的是,“以刊校经史例订杂剧传奇”这一理念,其实

与民国所提倡的以“治经之法”治曲同调,孙楷第即将“校勘训诂之学施

于戏曲小说”视为学术思想的一种解放④。
苗怀明在讨论 20 世纪前半期戏曲文献整理工作的发展时,以新文化

运动为界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 此前,戏曲的整理出版主要出于个人的

爱好和兴趣,着眼于版本的珍稀和精良;新文化运动之后,戏曲文献的整

理与刊印成为戏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出越来越强的学术性。 董

康和刘世珩是前者的代表,也是“从旧曲学到现代戏曲史学之间具有承

前启后意义的过渡人物”⑤。 这种过渡性集中体现在刘世珩编纂《汇刻传

剧》的过程中。 与刘氏刻其他丛书一样,《汇刻传剧》的前期刊刻主要在

缪荃孙处经理完成,更注重版式的精美,于校勘并无太多用心。 但在后

期,刘世珩主动离开旧有的刊刻模式,倡明“以刊校经史例订杂剧传奇”,
并邀请曲学家如吴梅等参与校勘,在细致对校各本异同后又撰写札记,是
当时风气转变之一端。

此后,吴梅刊印《奢摩他室曲丛》时也延续了在《汇刻传剧》中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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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刘世珩:《西厢记题识》,《明清戏曲序跋纂笺》第 1 册,第 227 页。
王欣夫撰,鲍正鹄、徐鹏整理:《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年,
第 357 页。
刘世珩:《汇刻传剧自序》,叶二十一。
孙楷第:《辑雍熙乐府本西厢记序》,《图书馆学季刊》第 7 卷(1933 年)第 1 期,第
116 页。
苗怀明:《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述略》,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27—30 页。



法,细致区分正衬、校订曲律、附以札记①;郑振铎编选《世界文库》,以校

勘经史的方法校勘戏曲文本,多采用原本附校勘记的方式,注重保存文献

原貌,注意曲本的格式问题,还根据剧本版本易变的特性,特别采用“对

读”的形式来呈现同一剧本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王季烈主持整理《孤本

元明杂剧》,体例统一,校勘精审,对每个剧本都撰写提要加以考订。 在

校勘之外,学者也开始对戏曲文献作注释和疏证。 任讷搜集、编刊散曲文

献,作《中原音韵作词十法疏证》②,钩稽史料,详为校订。 至王季思作

《西厢五剧注》③,以注经之法注曲,为曲注之一变。 刘氏提出的“以刊校

经史例订杂剧传奇”,渐渐成为学者治曲的重要路径。

四、余论

刘世珩“以刊校经史例订杂剧传奇”,是戏曲地位提高、进入学术研

究视野的一声重要号召。 传统校勘学是以经典的校勘为中心建立起来

的,戏曲、小说一类,原本不在其范围之内,而一旦要对戏曲、小说进行校

勘,便意味着要依据对经史校勘的经验来处理俗文学文本,刘世珩广搜版

本、对校、汇校等做法便是显例。
刘世珩的刻曲活动开始较早,开启了近代学人从事戏曲文献整理的

风气。 这一时期出版了多种重要的戏曲丛书,如吴梅《奢摩他室曲丛》
(1928 年),董康重刻《盛明杂剧》 《杂剧三集》 (1918—1941 年),郑振铎

《清人杂剧初集》(1931 年)、《清人杂剧二集》(1934 年),王季烈《孤本元

明杂剧》(1941 年)等。 虽然精选底本、谨慎校勘成为一种共识,但对戏曲

这种俗文学文本究竟如何校勘并无定论,与此相关的,此时戏曲文献的

整理出版几乎都伴随着质疑的声音。 如董康刻《石巢四种曲》时,吴梅

即向郑振铎言及“董本谬误擅改处极多” ,郑振铎亦深感其言,欲发其

覆④;吴梅的《奢摩他室曲丛》 ,也被姜殿扬指出,曾诿称见友人之本而

051

①

②

③

④

按,1910 年,吴梅第一次刊印《奢摩他室曲丛》时,曲文的处理还十分粗糙,也并不

分正衬(参见吴梅辑:《奢摩他室曲丛》第六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 年)。
任讷:《中原音韵作词十法疏证》,《散曲丛刊》第十三种,中华书局,1931 年。
王季思校注:《西厢五剧注》,龙吟书屋,1944 年。
郑振铎:《劫中得书续记·春灯谜》,《劫中得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
126 页。



妄补曲文①;王季烈主持整理的《孤本元明杂剧》,虽被誉为“代表了新中

国成立前戏曲整理工作的最高水准”②,在出版时也受到郑振铎、王伯祥、
潘景郑等人“擅改”的质疑③。 整理者如何校改戏曲,成为一个被重视的

问题。
这些质疑其实生发于明清以来戏曲校勘的“传统模式”之上。 对于

刊刻不精、抄写不善、文本很“俗”的曲本,整理者可能会依自身的认识校

正曲文、白文,便有诸如规范曲律、词汇、字形、体例等种种举措④。 这种

做法在刘世珩、董康、吴梅、王季烈等人的整理中也依然存在,显然并不符

合一般校勘学的原则。 另一方面,也有整理者质疑戏曲的校勘是否真的

适用传统校勘学的既有规则,如在《孤本元明杂剧》的整理中,面对编辑

姜殿扬从经史校勘的一般规范出发所产生的质疑,王季烈曾提出“必以

校勘经史与录写金石文之例行之,则多所扞格”⑤的反对意见。 传统校勘

学的规则是否可以完全施之于戏曲,仍然是一个问题。
即便在刘世珩“以刊校经史例订杂剧传奇”之后,戏曲文献的整理依然

面临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追问。 对于戏曲校勘方法的讨论,其
实是隐藏在戏曲史层面的对于戏曲文体和性质的一种探索。 晚清民国时

期在戏曲校勘上的实践和质疑,也是戏曲进入学术研究、进入“文学”过程

的重要一面。 重新回顾这一时期的戏曲文献整理情况,对于发掘早期整理

者和研究者的戏曲观念、反思戏曲文献的整理方式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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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姜殿扬为承当也是园曲丛初校并论其校例事致张元济函附所拟校例说明》,张元济等

撰,胡坚整理:《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第一册,商务印书馆,2018 年,第 87 页。
苗怀明:《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述略》,第 178 页。
《郑振铎为印行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应竭力保全原书面目事致张元济函》,《校订

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第一册,第 95—98 页。 张廷银、刘应梅整理:《王伯祥日记》
第 7 册,中华书局,2020 年,第 2982 页。 潘景郑:《著砚楼书跋·丁芝孙古今杂剧校

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340 页。
参见罗旭舟:《〈盛明杂剧〉的辑刊与流传》,《文学遗产》2013 年第 2 期,第 99—109
页;罗旭舟:《朱有燉杂剧的整理与校勘———兼评〈朱有燉集〉的杂剧整理》,《戏曲

研究》第 100 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 年,第 140—161 页;黄仕忠:《王季烈〈孤本

元明杂剧〉校勘斟议———兼议戏曲文献的校勘整理》,《戏剧研究》 第 26 期(2020
年),第 1—39 页。

 

《王季烈为编次印行也是园藏元明杂剧曲本等事致张元济函附校正元明曲本款式

条例六则》,《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第二册,第 185 页。



附表　 暖红室刻剧四阶段刻印情况及底本说明

传剧目次① 第一阶段底本 第二阶段底本②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③

1. 董西厢 明闵齐伋刻朱墨套

印本

明 闵 齐 伋 朱 墨 套

印本

存④ 修版补刻重

印本

2. 西厢记
明凌濛初刻本 明凌濛初刻本 存 修版补刻重

印本

附: 重编 会 真

杂录

明凌濛初刻本、明闵

寓五刻《会真六幻》
本(此时名为《会真

记诗歌赋说跋》)

刘世珩辑诸本 存 修版补刻重

印本

附: 商调 蝶 恋

花词

明芸窗书院刻 《 侯

鲭录》本
明芸窗书院刻《侯鲭

录》本
存 修版补刻重

印本

附: 西厢 记 五

剧五本解证

明凌濛初刻朱墨套

印本

明凌濛初刻朱墨套

印本

存 修版补刻重

印本

附: 元本 北 西

厢记释义字音

大全

无⑤ 明徐士范校注《重刻

元本题评音释西厢

记》本

存 修版补刻重

印本

附: 古本 西 廂

记校注

无 明香雪居刻《校注古

本西厢记》本
存 修版补刻重

印本

附: 西厢 记 释

义字音

无 明末师俭堂刻本 存 修版补刻重

印本

附:五剧笺疑 明闵寓五刻 《 会真

六幻》本
明闵寓五刻《会真六

幻》本
存 修版补刻重

印本

附: 丝 竹 芙

蓉亭

无 明香雪居刻《校注古

本西厢记》本
存 修版补刻重

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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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按,表中目次依《汇刻传剧总目》而列,第一阶段目次未完全确定,所见存世刊本目

次多有与《总目》不合者,为简便起见,此处不一一说明。
第二阶段使用底本据《汇刻传剧总目》,其中《董西厢》 《西厢记》 《荆钗记》 《杀狗

记》《红拂记》《霞笺记》《春灯谜》《荷花荡》前后虽使用同一种底本,但均经过吴梅

重新校订后重刻。
关于广陵古籍刻印社重印时的修版、补版等情况,主要参考王澄编著:《扬州刻书

考》,第 352—356 页。
注“存”者,表示第三阶段被来青阁印出。
注“无”者,表示第一阶段并未刊刻。



续表

传剧目次 第一阶段底本 第二阶段底本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附:围棋闯局
明凌濛初刻朱墨套

印《西厢记》本
明凌濛初刻朱墨套

印《西厢记》本
存 修版补刻重

印本

附:钱塘梦 无 明徐士范校注本等

(图据罗刻《全像注

释西厢记》)

存 修版补刻重

印本

附:园林午梦
明闵寓五刻 《 会真

六幻》本
明闵寓五刻《会真六

幻》本
存 修版补刻重

印本

附:( 李日华)
南西厢记

明闵寓五刻 《 会真

六幻》本
明闵寓五刻《会真六

幻》本
存 修版补刻重

印本

附:( 陆天池)
南西厢记

明闵寓五刻 《 会真

六幻》本
明闵寓五刻《会真六

幻》本
存 修版补刻重

印本

3. 琵琶记 明末师俭堂刻本 明末师俭堂刻本 存 修版补刻重

印本

附: 琵 琶 记

札记

无 以明末师俭堂刻本为

底本,参校《新刊巾箱

蔡伯喈琵琶记》 《元

本出相南琵琶记》

存 修版补刻重

印本

附:琵琶记图 无 《 元本出相南琵琶

记》本
存 修版补刻重

印本

4. 拜月亭记 明德寿堂刻本 明李贽批评本、明德

寿堂刻本

逸 广陵重刻补

印本

5. 荆钗记 明末汲古阁刻本 明末汲古阁刻本 逸 广陵重刻补

印本

6. 白兔记 明末汲古阁刻本 明末汲古阁刻本 逸 广陵重刻补

印本

7. 杀狗记 明末汲古阁刻本 明末汲古阁刻本 存 修版补刻重

印本

8. 金印合纵记 明崇祯间 《 十种传

奇》本
明崇祯间 《 十种传

奇》本
逸 无

9. 四声猿 明崇祯间延阁刻本 以明崇祯间延阁刻

本为底本,以《盛明

杂剧》 本、澂道人评

点本为校本。

存 修版补刻重

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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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传剧目次 第一阶段底本 第二阶段底本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10. 红拂记 明末师俭堂刻本 明末师俭堂刻本 存 修版补刻重

印本

11. 霞笺记 明万历间金陵广庆

堂刻本

明万历间金陵广庆

堂刻本

逸 无

12. 还魂记 清冰丝馆刻本 以明万历刻十行本

为底本,参校明清晖

阁刻本、清三妇合评

本、冰丝馆刻本

存 修版补刻重

印本

附: 格正 还 魂

记词调

曾习经旧藏抄本 清康熙年间刻本 存 修版补刻重

印本

13. 紫钗记 未见① 清初竹林堂刻本 残 修版补刻重

印本

14. 邯郸记 未见 明 末 刻 独 深 居 点

次本

残 修版补刻重

印本

15. 南柯记 明末 刻 独 深 居 点

次本

以明末柳浪馆刻本

为底本,校以独深居

本,参校臧改本、《六

十种曲》 本、竹林堂

本、《纳书楹曲谱》本

存 修版补刻重

印本

16. 春灯谜 明末毛氏刻本 明末毛氏刻本 逸 无

17. 燕子笺 清初怀远堂刻本 明末毛氏刻本 逸 无

18. 西园记 未见 明崇祯间两衡堂刻

《粲花斋新乐府》本
残 修版补刻重

印本

19. 情邮记 未见 明崇祯三年序刻本 残 修版补刻重

印本

20. 绿牡丹 未见 明崇祯间两衡堂刻

《粲花斋新乐府》本
存 修版补刻重

印本

21. 画中人 未见 明崇祯间两衡堂刻

《粲花斋新乐府》本
逸 广陵重刻补

印本

22. 疗妒羹 未见 明崇祯间两衡堂刻

《粲花斋新乐府》本
存 修版补刻重

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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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注“未见”者,表示笔者目力所及未见有第一阶段刊本存世。



续表

传剧目次 第一阶段底本 第二阶段底本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23. 通天台 清初振古斋刻本 清初振古斋刻本 存 修版补刻重

印本

24. 临春阁 清初振古斋刻本 清初振古斋刻本 存 修版补刻重

印本

25. 秣陵春 未见 清初振古斋刻本 存 修版补刻重

印本

26. 荷花荡 明 末 刻 《 十 种 传

奇》本
明末刻《十种传奇》本 存 无

27. 天马媒 明崇祯章庆堂刻本 明崇祯章庆堂刻本 残 无

28. 长生殿 清静深书屋刻本 清静深书屋刻本,参
校清李钟元刻本

存 无

29. 小忽雷 东武刘氏味经书屋

校抄本

东武刘氏味经书屋

校抄本

存 无

30. 桃花扇 清西园刻本 清西园刻本,参校清

叶起元序刻本

残 修版补刻重

印本

附:录鬼簿 清尤贞起抄本 清尤贞起抄本 存 修版重印本

附:曲品 曾习经藏旧抄本 曾习经藏旧抄本 存 无

附:传奇品 曾习经藏旧抄本 曾习经藏旧抄本 存 无

附: 北 词 广

正谱

清文靖书院藏板、
青莲书屋刻本①

文靖书院藏板、青莲

书屋刻本

逸 无

附:南词新谱 未见 清顺治间原刻本 逸 无

附: 新定 十 二

律昆腔谱

未见 清康熙停云室刻本 残 无

别行:江东白苧 明刊本 明刊本 存 无

【作者简介】沈珍妮,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戏曲文献

学。 蒋思婷,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戏曲文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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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复旦大学藏暖红室刻《北词广正谱》红印本,卷端题“汇刻传奇附刊第四种”,但
封面墨笔书写的刻印时间在“丁卯”(1927)年,或许是刘公鲁重理旧版。


